
 

走過貼滿電影文宣、海報的樓梯口，迎面而
來的是一個寧靜、簡約，隱身在台南成功

大學對面的咖啡廳masa loft，伴隨著咖啡機運轉
聲傳出陣陣咖啡香，一位穿著時髦、頂著一頭俏
麗短髮的女士走了進來，她是黃琇怡。
黃琇怡是一位紀錄片的導演，她的作品《春天

的對話》曾獲得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短片組第三
名，最近期的作品《戒指》也入圍了二○一○年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除了紀錄片作品之外，
她在二○○七年的劇情片作品《夕照之町》也拿
下了南台灣青年影像創作聯展的劇情片首獎。

最想拍…故鄉的土地與農業

黃琇怡在高中時期其實想讀的是新聞系，進入
靜宜大學外文系就讀，讓黃琇怡學到很多戲劇和
電影的知識，那時的她為了要順利通過考試會用
盡全力去準備和鑽研，黃琇怡表示：「現在回過
頭去看，這些東西其實就變成我的養分，那些就
是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黃琇怡在靜宜大學遇
見了一群很不錯的同學和老師，除此之外，她自
己也會主動去選修有關新聞、廣播、電影製作的

一個打小就愛戲劇的人，長大之後踏進了戲
劇圈，無非是一樁冥冥註定的安排。先從

幕前走到了幕後，在後台搖筆爬格子的他發現，
筆下的故事越來越回歸純粹──給小孩，給客
家。
羅思琦，苗栗人，一九五八年生。參與演出的

戲劇電影電視眾多，但較為人知的還是他對於舞
台劇的編導，像是由客委會主導的大型客家歌舞
劇《福春嫁女》，就是由他來擔任執行導演。近
年來，羅思琦將重心放在製作兒童劇上面，帶進
一些客家意象，慢慢地，盼著種子茁壯。

野台戲 踏實的童年記憶

在有許多歌仔戲演員的家庭裡成長的羅思琦，
常看著戲班出演，兒時的他總能看見演員們畫著
臉譜、彩排時翻著那一圈又一圈的觔斗，並發出
碰碰碰的聲響，他說，那便是「踏實」。所以，
當他走上劇場裡舖的黑地板，會有種「任督二脈
被打通」的領悟——「我就是屬於舞台」。
熱愛演戲的羅思琦原本的夢想是當演員，在哥

哥的牽線下，進入了電影公司工作，但是電影公
司的前輩委婉相勸：「在台灣當演員，很可能會
餓肚子」，羅思琦那時還是個什麼都還搞不太清
楚的菜鳥員工，只好乖乖聽勸，還未在台前亮
相，先轉個身顧後台，從基層的劇務做起，工作
之餘，不小心窺見整齣戲的從零到有。

做劇務 扎實的後台磨練

那時的羅思琦像個全天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便
利超商，哪邊出包往哪邊幫忙，如果正巧遇到
導演群在開會，還可以獲得「旁聽權」。回憶至
此，羅思琦給這段往事下了個註腳：「我覺得我
滿幸運的」。能親眼看見知名編劇如吳念真、小
野等人，圍個小圈在討論有關於學生的戲劇，
「他們一個人講笑話，四五個人在旁邊肆無忌憚
地笑，劇本就這麼完成」。這對畢業不久，還對
校園生活記憶猶新的羅思琦來說，覺得好像寫學
生戲劇本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只要加入些適當

羅思琦喜歡用設計圖表達
他的舞台概念，筆記本裡
滿滿都是舞台設計的簡圖
草稿。 （王怡方/攝）

羅思琦的作品手冊集（由左到右）：《寶島漫波》、
《嘿！阿弟牯》、《客家情》、《福春嫁女》、《山歌
戀》。 （王怡方/攝）

黃琇怡的興趣是攝影，常常相機記錄生活的一切。  
 （柯惠文／攝）

黃琇怡相當年輕又有活力，還會用相機俏皮的自拍。 
 （柯惠文／攝）

的笑料當素材就可以了。「真正開始寫劇本之後，
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羅思琦坦白地說。
有趣的是，擔任劇務的他還必須協助劇院上片，

完工後的羅思琦不急著離開，老是坐在電影院最後
一排觀察觀眾對該電影的反應，「差不多到時間了
我就說，笑！」然後隔了三秒鐘之後，果不其然，
全場的人都在笑！三四次以後，旁邊有個人就一直
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親眼看見、親眼體會編劇幾
個人的歡笑可以引起全場數百名觀眾的共鳴，羅思
琦心想，這就是他所喜歡的工作。
身分自劇務轉成編劇，面對生活的態度不再單純

只是日復一日、渾渾噩噩度過了。羅思琦知道，他
必須將自己提升到「創作」這個層次，才有可能去

挖掘到周遭細膩、不為人知的故事。
所以羅思琦總是到處走走看看：「今天看到一個

女生她的表情好憂鬱喔，記下來；出去玩看到的樹
葉，也記下來！」雖然不知道在未來哪個時間點
會用著，但是找個輕鬆的下午，將這些到處蒐集來
的元素擺在一起，可能是紅酒的軟木塞配上一顆鈕
釦，就好似能告訴他什麼訊息，而且不同的組合又
會有不同的東西。

當編劇 殷實的生活觀察

有這樣「感知」的能力，不禁讓人好奇，是否是
受到詩人老爸那股文藝氣息所感染？一聞言，正把
午餐往嘴裡送的羅思琦，差點嗆到。他笑說：「我
覺得我有閱讀障礙！」，每回看書，總看不到幾行
字就昏昏欲睡，對於詩這種文字精煉到很極致的體
裁，完全沒轍，不過羅思琦對於畫面的吸收，卻過
於常人的好。「我可以記得很多電影的畫面，但是
要叫我講出經典對白，那我會答得比較少一點」個
性活潑的羅思琦，不忘順口幽自己一默。
提到爸爸對自己的影響，羅思琦用較為溫柔的語

調來形容。他說，爸爸自小受日式教育，在性格上
又是傳統客家人，比較威嚴、不善言詞表達。當爸
爸看到小時候不愛讀書的兒子，竟然開始寫劇本，
甚至有了自己的作品，除了驚訝，脫口而出的那句
「了不起」，讓羅思琦受到莫大的鼓舞。

談客家 真實的家的感動

從爸爸身上承襲而來的客家血，或許在藝術這塊
能跟自己老爸做呼應。羅思琦在好友鄧志浩邀約

下，將重心轉往了兒童劇的編導，特別是與客家有
連結的題材。
許多人說，戲劇圈已經是不歸路，然後就只做客

家，那不是顯得更窄了嗎？對此，羅思琦則回應，
他重視的是整體的藝術感，客家就是眾多的元素
之一。「對於客家這個包袱，我是丟得很開的」，
羅思琦強調他不畫一個名為客家的框框，然後把自
己困在裡面，「這樣是做不出好戲的」。先將客家
的意象去蕪存菁，留下那個最純粹，對「家」的感
覺，再去反思，他們的觀眾──小朋友們，究竟看
了戲之後在他的心裡留下了什麼東西？
談到客家，羅思琦「寧可談家不談客」。客家人

幾代遷徙，如果找到了一個能安身立命的地方，拿
起鋤頭，將地整一整，有種穩穩落腳的踏實感，
這是家的確認。無論之後因為什麼原故，必須去外
地，他們還是覺得那裡才有家的感覺。「如果客家
真的要保留個什麼，我會覺得就保留這點」羅思琦
認為對家的認同是一切客家概念的基礎。
羅思琦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只要走進捷運站，

可以聽見有英文、閩南語、客家的廣播，當一聽到
客語的廣播，心裡會產生不一樣的反應，或是共
鳴，那就足夠了。只要有人這麼感受，客家就存
在。
做為一個編劇、導演，羅思琦正思索著如何把客

家的「味道」傳遞出去。

課，並把這些技巧運用到外文系的課程，例如在念
詩時，她就會試圖去用一個影像化的方式去想像把
詩拍成一個作品，分鏡呈現。
在大學畢業之後，黃琇怡如願考上台南藝術大學

音像紀錄所。研究所時期對她的導演生涯來說是一
個真正的開始，因為每學期都需要交出一部作品，
讓她開始思考要拍哪種影片，多方地去尋找生活中
的題材，接著開始付諸行動。起初黃琇怡是想往劇
情片方面去發展，但她認為用影像說故事有很多種
方式，不用框住自己的想法，因此先拍了紀錄片，
這些經驗讓她開始思考她真正想關注的事物。例如
她在拍攝過那麼多部片後，她現階段最想拍有關環
境、土地、農業的主題，她已經申請一個短片輔導
金，拍她自己故鄉雲林和濁水溪。
黃琇怡的母親是客家人，但在政府的「國語政

策」下，外公認為客語以後也用不到，便沒有要求
自己的小孩更進一步去學習客語，但因為在生活環
境的影響下，母親仍會一些簡單的客語，但到黃琇
怡這一代，已經是聽不懂也不會說客語了，她表
示，「我偶爾會跟媽媽抱怨說當時怎麼沒有好好去
學，但可是我明白這就是一個時代背景下可惜的
事。」

聽不懂…敏銳的眼睛會觀察

雖然不懂客語，但黃琇怡仍接下了客委會的委託
拍攝了《春天的對話》這部紀錄片，講述兩位年輕
的客家人，一位離鄉，一位待在故鄉，都想為自
己的家鄉美濃盡一份心力，透過這兩個人的生命經
驗，讓大家開始思考「返鄉」這個議題。在決定拍
片前，她進入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第一次感受到不
會客語的確會影響影片的拍攝，其他導演不是會講
客語，就是有翻譯從旁協助，只有她是隻身進入。
她回想起當時的場景，只要是遇到年紀較大的人大
多數都是以客語溝通，對她來說其實是很大的障
礙，因為她只能大致上聽得懂某些東西，卻無法了
解他們實際上的對話內容。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語言不通的同時，黃
琇怡發現人的觀察力會開始變得敏銳，這是一個有
趣的現象，讓她能觀察並發現到鮮少被注意的事
物。當其他幾組導演都以中老年人做為主角時，不
懂客語的黃琇怡因為知道自己的限制，所以反其道
而行，挑了「佳吧」以及「胖子」這兩位年輕人來
當主角，反而拍出能讓觀眾深思的農村議題。
對黃琇怡來說，到了生命的某個階段，思考的事

情就會反映到拍攝的題材上面。因為她小時候學過
舞蹈，在尋找題材時，看到了有關陳曄瑩的報導，
報導她雖然在舞蹈方面起步得太晚，但她仍然堅持
自己的夢想努力地找尋跳舞的機會，黃琇怡便決
定以舞蹈做為作品的主軸，她的第二部作品《這一
刻，我旋轉》，就這樣產生了。黃琇怡說：「雖然
沒有機會繼續跳舞，但拍片就變成滿足我當時無法
繼續做的一件事。」

兩作品…家鄉的真情感投射

而《春天的對話》和《戒指》這兩部作品都呈現
黃琇怡對家鄉的情感。在《春天的對話》拍攝時，
黃琇怡也在比較自己和兩位片中主角的差異。黃琇
怡從高中便離開家鄉出外去讀書，因為自己很清楚
自己的家鄉沒辦法提供她工作和唸書的養分，而片
中的兩位主角是很有主見地想要回去自己的家鄉，
盡一份心力，這讓她從中開始思考自己和家鄉的關
係，因此有了下一部作品《戒指》，轉個方向回頭
來拍攝自己的家鄉和家人。
黃琇怡擔任導演有十個年頭之久，這份工作對她

來說其實是矛盾的。她表示在拍片的過程當中，常
常會遇到想要獨處的時候，但是在拍片的現場，身
為導演必須打開心胸去面對每個人。拍攝紀錄片的
她必須面對被拍攝者不同的反應，例如拒絕被拍。
但黃琇怡總是把拍攝中遇到的挫折轉換成力量，她
說：「不要把自己當成一個攝影機，是一個要從他
們身上拿到什麼的人。」她認為要和被拍的人建立
一個信任的關係，在拍片過程中，他們才不會感到
不舒服，合作起來才會順利。
除此之外，拍片中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有趣的

事實在太多太多，她把拍片形容成建立關係的途
徑。拍片結束後，彼此可能久久才見一次面，又或
是透過網路、電話聯絡，就像她和《這一刻，我旋
轉》的女主角陳曄瑩雖然已經許久沒見到面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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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方、柯惠文/報導

翻開戲本 盡是滿紙「家」情

■王怡方／報導

記錄客家 也記錄自己

■柯惠文／報導

其實 我是溫柔男子漢
剛開始我被羅導那充滿文藝氣息的給名字

騙了。在收到簡短的email內文「你知道我是
男生嗎？」的那個當下，我的左眉毛挑動了
一下，停格，沒有關係，再慚愧也得把任務
完成。拖著室友還有老媽壯膽，抱著破釜沉
舟的決心，我沒有交通和食宿的顧慮，直接
衝台北。
採訪當天我才第一次聽到羅導的聲音。印

象裡，導演總是拿著導演筒、坐在導演椅，
後面還要有人搧風，威嚴到得離他幾步遙。
事實證明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想。羅導的藍
色座車慢慢駛近，我這才看清楚他的廬山真
面目：捲髮、搭配格子襯衫外套，很親民的
穿著，就如同每個人的老爸。
我們一行人永遠是咖啡廳那個最「吵」的

角落。幽默的羅導總是生動描述發生了什麼
事，讓我們身歷其境，然後爆出如雷般的笑
聲。在很開心的氣氛中，差點忘記羅導的午
餐快要涼了的我，非常積極地追問下去，話
雖如此，羅導仍用他最快的速度將飯吃光，
繼續回答我的問題，親切的作風讓人印象深
刻。 （王怡方 ）

■採訪側記■羅思琦每每講到精彩處總是會手舞足蹈。（王怡方/攝）

說到自己與客家的關係，羅思琦說：「我寧願談家不
談客」。� （王怡方／攝） 

在前一陣子，黃琇怡接到了她的電話。在電話
中，陳曄瑩分享自己到香港表演的訊息，彼此也
分享了最近的生活。這些拍片所奠定的友情，就
是黃琇怡最大的收穫，她知道拍片會結束，但一
段友情並不會跟著結束。

多元文化看客家
黃琇怡是一位年輕的女導演，才三十二歲

的她，已經有十年擔任導演的經驗。或許是
因為年紀相差不大的關係，整個採訪過程就
像是和平輩聊天一樣，我們自然而然地互
相分享有關電影方面的想法，也聊到了有關
「客家」的看法。
黃琇怡沒有濃厚的客家意識，但她接拍

了一部八成以客語呈現的電影《春天的對
話》。不懂客語的她在電影開拍前並沒有特
別去了解客家文化或是學習客語，因為她認
為記錄人物的生活才是重點，不同的文化自
然有它們不同的地方，不必特別彰顯，當然
也不須執著於「客家」兩個字上。
台灣這幾年出現越來越多的客家短片和節

目等等，黃琇怡認為這可讓大家看見不同的
觀點，用不同視角去看待事物，但她覺得不
要過度地去消費「客家」兩個字，而是要以
一個多元文化的角度去看待。
黃琇怡說，如果有好的機會和劇本，她會

願意去嘗試接拍全客語的劇情長片，但她很
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裡，所以覺得現在
不是接拍這類電影的時機。「不管做甚麼
電影，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不要做半調
子。」黃琇怡用很堅定的口氣講了這句話兩
次，希望把最好的電影呈現給觀眾。 
  （柯惠文）

■採訪側記■

羅思琦

黃琇怡和她的第二部作品《這一刻，我旋轉》合照。
� （柯惠文／攝）

黃琇怡導演站在咖啡廳《Masa�loft》外與的電影、短
片海報合照，她常來這裡欣賞電影。�（柯惠文／攝）

黃琇怡


